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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名城都有自己的味道。所谓千城一面、一个味道甚

或没有味道，只能是平庸城市的共性。人们喜欢一个城市又

找不到准确的语言表达这种喜欢，就会说：“这个城市很有味

道。”凡进入澳门的人，都会强烈感受到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

殊味道。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

所谓“味道”，不过就是城市的神韵、气质、特点。我多次

去澳门，惊异于澳门的特质，却说不清楚这是什么。为什么澳

门会有这样的味道？比如：澳门是质朴的，早年躲避战乱上岛

的移民，“但求安居便死心”。安逸、静适的老城区，是如何与

外表五彩斑斓而内里充满诱惑的现代豪华娱乐区（澳门的定

位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协调一致、相辅相成？

澳门给人的第一感觉是繁忙，车快、人快、动作快、语速

快……甚至快得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但很快你又会感

到澳门安静得很，安静得让你不慎弄出点响声或说话声音一

高，自己都会不好意思。繁忙和安静，怎么会在澳门相遇，又

在澳门和解？

澳门地域狭小，道路不宽，且起伏多弯，两旁高楼林立，却

连续60年成功举办世界顶级大型汽车赛。最是安稳、平和的

澳门，又如此热爱着刺激和冒险。

凡此种种，看似“一览无余”的澳门岛，却又神秘莫测。正

像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化妆为女人，乘小船先到

澳门，进入纵横交错、起伏细长的街巷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于是才有了后来的民国“临时大总统”。

2019年盛夏，澳门艺文杂志社邀请大陆、香港、台湾及本

地近20位作家，举办“镜海观澜”——感受澳门的采风之旅。

在近一周的时间里，作家们每天都穿行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的澳门历史城区，抚摸澳门的肌理，体味澳门的气蕴，寻找

澳门味道的源头。就如同在读一本“历史大书”：就是在这里，

作为巡视澳门的钦差大臣林则徐，驱逐与贩卖鸦片有染的英

国人，其中英国商人颠地，被赶回英国后游说英国议会，随之

对华发动了鸦片战争。这成了澳门乃至中国历史的拐点。

正是这种丰富的历史档案及特殊的地理位置所酿成的澳

门味道，极大地激发了采风者的创作热情，组织者规定三五千

字即可交卷，作家们却大多都超额完成任务，有的写了多篇，

有的写成10000多字的长文，有的是长诗。澳门艺文出版社

在收到稿子后，仅用了10天就编辑出版了采风文集《祥和之

城》。12月10日，在澳门大学举行《祥和之城》研讨会。在这

个会上，作者、编辑、批评家以及澳门的文化学者和澳大的教

授们，各自描述了他们心中的澳门。综合他们的描述，大约就

是澳门的味道了。

澳门诗人、翻译家凌谷这样解释澳门的多元文化共存：

“共存是两个平行的宇宙，是有距离的尊重。”可以相互不理

解，但不争斗，各得其所。澳门之所以有着特殊的气质，这特

殊就体现在一个“闲”字上。此“闲”，并非懒散，是《周易》里

“闲有家”的门闩，“是基于一种充分防御而形成的好整以闲”。

或许是澳门地域和空间有限，人们格外注意人与人之间

的距离，很在意彼此的自由。他列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澳门商家都很热情，脸上永远挂着“罗汉式的笑容”，但绝不拉

客和主动向顾客推销自己的产品，甚至连大型娱乐场都是如

此，高调迎客，低调做人。

“闲”是澳门的特质。首先是闲和，不是闲得无事生非，爱

生闲气。其次是闲适，是一种对妄想的淡漠，悠然自适。再有

就是闲逸、闲情。澳门人疏放、超脱，这便冲淡和缓解了大街

上的车水马龙所造成的紧张和急促。还有大大小小、各式各

样的博物馆；花园、路边、墙角等随处可见的雕塑；以及那“斑

驳的旧墙，曲折的巷弄，如幻的光影，如画的青苔”无不漫溢着

一种温馨而幽远的情致。

《散文·海外版》老主编甘以雯则觉得“澳门人的可爱之处

在于认真”。她在埋葬着第一个把基督教传入澳门的马礼逊、

在澳门居住27年并终老于此的英国画家钱纳利和诸多教徒

的基督教坟场，看到一女工仔仔细细地擦拭着一块块墓碑。

其实澳门多雨，墓碑原本就不脏。坟场内草坪繁茂，也修剪得

很整洁，四周古木森森，清凉静怡，经常有孩子们在里面踢

球。生与死如此紧密贴近，澳门人的认真便是一种极其自然

的心态。

对死亡尚且如此认真，何况对待生活？澳门的小点心举

世闻名，精致而美味，每年数千万来澳门的游客，回家时几乎

都会大包小包地提着澳门的杏仁饼、鸡仔饼……澳门各式各

样的点心铺、饼店很多，因此空气中总是弥散着淡淡的悠长的

清香——这还不是澳门的味道吗？也是这种“认真”，点燃了

澳门人的生命热情。

文学博士、澳门文化局局长穆欣欣对澳门味道概括得更

为别致：“澳门人喝茶也喝咖啡，既听西洋歌剧也看广东大戏，

过洋节的同时更重视中国传统节日，婚礼上新娘穿婚纱也穿

中式裤褂。”澳门博物馆长期展出一件民间捐赠的旗袍和婚纱

的结合款——上身是收腰、立领、中式盘扣的旗袍样，下身是

如花朵盛开的外散婚纱。

这就是多元共存，“不同而和，和而不同”。正是在这种

混杂而又和谐的民间，藏着城市的灵魂，散发出独特的澳门

味道。

世界喜欢澳门的味道，但澳门是“隐形”的。你什么时候

见过澳门出风头、抢镜头？以现代人最好显摆的人均GDP为

例，澳门早就位列世界前茅，却依旧本本分分、默默劳作。

穆欣欣在《祥和之城》序言的最后，还讲了两句极具识见

的话：“在路上的澳门，也必将行隐致远”。澳门的确是正在路

上，且行进速度很快，前几年常住人口只有45万，却涌进了

20万外来务工者。用工单位不得不严格规定，每招收两名外

来工，必须吸纳一名澳门人。喜欢澳门的人都希望、也有理由

相信，澳门无论走多快、走多远，都不会丢失独有的城市味道。

第一次去澳门是1999年4月底，那是一段甜蜜旅程

的归途。

但凡太过甜蜜的事物，总是某种候选事物明目张胆

的征兆与预演。

后来，又在澳门的大街小巷走过几次，印象极深的始

终是那条被叫作恋爱巷的小街。

第一次去时，就曾在大三巴下面不足百米的小巷里

来来回回牵手走过，却不知这小街另有一个著名的名字，

只感觉与近在咫尺的大三巴相比，这小小天地是都市里

的世外桃源。高处的大三巴笑语欢呼，人声鼎沸，四海游

云，热闹非凡。其间没有任何隔断，就只有一条不算太小

的小路下来，天地境界就变得一样两般。偶尔环顾四周，

心里似乎觉察到某种异样，也是由于去来匆匆，更有牵手

之情在身，不及细想，也不会细想。第二次去澳门，是给那

里的文学奖当评委，当得知那地方的真名时，一起坐在恋

爱巷口咖啡馆里的却是一位不方便牵手的作家好友。这

种时刻反而能够细想，不仅细想，还能细细品味。

再去已经知其名为恋爱巷的恋爱巷时，开车送我们

的当地女子，竟然在附近找到一个停车位，惹得她山呼海

啸般地惊叫：今天的运气太好了，一定要去买彩票，而且

肯定可以中头彩。那女子的意思是在澳门开车出门时想

找个停车位，比中头彩还要难。

在澳门开车永远想不到下一个停车位会在哪里。人

一生要走很多的路，也要有很多的经历。有些路反而是自

己事先能想到，日后肯定有机会踏上去的。有些事也会是

自己事先能想到，日后肯定绕不过去必须做的。比如去北

京和上海，比如去香港和澳门，若是有年轻人的心里没有

这样的想法，想也不要多想就可以肯定，那家伙不是中国

人。而将人生的甜蜜之路起点放在澳门，对自己来说，在

当初根本不是问题，本来就是十分自然的选择。而将这选

择由山往高处抬头、水往低处流远的自然状态，变身为冥

冥之中有一只手把握，有一颗心在操控的某种撮合，全是

经历过后再回首时的浮想联翩。

1999年4月底的澳门，正处在回归前夜。走在街上，

随手买了几份当地报纸，上面全是近日发生的惊天大案，

不是一般的杀人越货、盗抢绑票，而是黑帮公开枪挑军

警，大街小巷弹雨纷纷的情形。说是走在街上，其实也就

是在旅游区域，胆子最粗的时候，还敢站在某个街口，往

幽幽深处看上几眼。一旦记起报纸上的新闻，便连忙转

身，远离从街口后面射过来的目光。偶尔说起当地有蛋挞

好吃，完全是为了说而说，绝对不会真的有所行动。在潜

意识里仿佛只要迈错一只脚，就会掉入某处魔窟而万劫

缠身。所以，那一次在恋爱巷牵手，更像是在陌生屋檐下，

相互依赖、相依为命。当然，回到真理当中，恋爱巷所要叙

述的故事，骨子里也就是让人们无论是在平常生活里，还

是在风暴来袭时，彼此之间多一些、再多一些，多到不能

再多时，还要想方设法竭力多来一点的庇护支持。

十几年后，第二、第三次到澳门，当地朋友都将内地

称为“蹦极”的，叫做“笨猪跳”，一个小小名词就了无遗漏

地体现出轻松气氛。因为了解了恋爱巷而特意去到恋爱

巷，没有可以牵手的人在身边，去恋爱巷的重点就变成去

恋爱巷口的夫妻店喝一杯咖啡。从英国退休后专门来此

养老的那对男女，高兴了就开门营业，不高兴了就闭门谢

客，看着谁顺眼，就允许进店小坐，看着谁不顺眼了，就婉

言谢绝入内。人能进去后，还要看看屈指可数的几张桌子

是否有空。总之，那样子想进去喝杯老两口亲手做的英式

咖啡，与想在街边找个停车位的难度差别不是太大。我们

去时，一切刚刚好，甚至刚好空出一张能容纳同行四人、

有四个座的小桌。喝着老两口沏好的咖啡，好几口下去才

慢慢找到一丝感觉。那味道不只在于咖啡，更在于与咖啡

密切相连的大大小小的环境，在于不知何处飘来浅唱低

吟的《七子之歌》。

知道恋爱巷，站在恋爱巷，隔空与爱情牵手，也是爱

情的一种常态。如同身在澳门听诗人闻一多的《七子之

歌》，和身在闻一多家乡的巴水河畔，想着山山水水无所

阻隔的“妈阁”澳门。2019年11月，在浠水县闻一多纪念

馆，有多场纪念闻一多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活动。想着先

生如果能有百年阳寿，能在百岁那年正好目睹七子之澳

门回归，其诗情该是何等激越！先行者人生莫不苦短，短

得如同纪念馆内收藏的那支伴随闻一多先生直到生命最

后时刻的手杖。而更短的是手杖上那行外国文字，虽然只

有十来个字符，数十年来竟然无人破译。那一天，本意是

邀儿子充当司机送暨南大学蒋述卓先生专程来此，不料

他却发现有用痕迹，并将其线索引向自己学葡萄牙语的

妹妹，居然很快解开近80年来的悬疑，识得那行字的意

思是“候选人纪念”。

一生之中只是早年去过美国的闻一多，所用铭刻葡

萄牙文字的手杖，是否就近来自七子之一的澳门，或许将

来还会有所考证。以其赤子情怀，年方40，就手不离拄

杖。一件来自澳门的物什，于其内心完全可以当成是将七

子之痛深怀之，以使自己时时刻刻拥有与祸国、叛国、卖

国之敌不共戴天的利器。

人与世，人与事，人与时空万物，人与量子物理和经

典物理，都会在某个不经意的地方，存放一种暗示。女儿

去年高考，因缘际合，到澳门一所大学葡萄牙语专业学

习。一年下来，也就是用上一两个单词的水准，便化解了

这许多的诗一样的愁烦。纷繁喧闹的大三巴下，天造地设

一段静静的小街，一个牵手，一个拥抱，一个深吻，一个凝

眸，坐实和升华的，都是爱情，识得和识不得那密码，都是

身处恋爱巷。与闻一多一样以巴河为故乡的我们，作为候

选人纪念的澳门也可以是共同的暗示。

第一次走在澳门街头，是个夏天

的午后，母亲带着好奇的我走过嘉思

栏花园，指着水坑尾街的八角亭跟我

说：“见到这个亭子了吗？很特别吧？是

个图书馆，叫八角亭。记住，看到这个

八角亭就离家不远了。”

那一年，我22岁。直到今天，哪怕

早已不住在水坑尾街，哪怕家已经变

了太多，哪怕那天在家里等我们回去

的父亲已经不在，每次经过八角亭，仍

会觉得亲切。

我到澳门以后，一家人终于团聚。

父亲用多年的积蓄买下了升平里一个

两房一厅的“唐楼”（没电梯的旧式楼

房）。虽是二手楼，也不算大，但我们都

很满意。那个两居室在圣罗撒女子中

学的操场后面，四楼，光线很好，有一

个很小的阳台。客厅窗很大，窗外一棵

番石榴树，果树的特殊气味颇浓郁。学

校的钟声与孩子们的欢笑声也陪伴了

我10年。

对于一直住在集体宿舍的父母弟

弟来说，终于可以有个属于自己的窝，

不用听到隔板那边的人打呼说话，独

自在上海生活的我终于可以来到父母

身边。幸福是什么感觉？幸福就应该是

当时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感觉吧。

澳门成了我的家，从此再没有分

开，这里有我所有的青春和汗水，也最

终成了父亲永久的归宿。

澳门回归10年时，黄文辉兄编过

一本主题散文集。记得我写道：“如果

把我来澳门到现在的人生对折，回归

时，刚好是折痕处。”今天，回头看30

年前那个年轻女子，仿佛前一步才刚

刚跨入澳门地界，一转眼已尘土满面，

半头白发。若问回归后的20年，这座

城市到底有什么变化，大多数人会说

多了很多赌场酒店、高楼大厦、游客行

人，把不大的城市挤得满满的。对我来

说，回归 20年最大的感慨是父亲走

了。他是把我们带到澳门来的人。若不

是30多年前他只身来澳门，省吃俭用

买房接一家人来此，我断然不会想到，

自己的人生会与此城交集。

人生有很多转折点，你不会知道

一个决定会如何影响你的人生。父亲

当年从马来西亚辞别父母弟妹回到从

未踏足的祖国时，也从未想过那样挥

挥手的告别会是永远的别离，他再也

没能见到自己的父母。

父亲的遗物里，有他小心珍藏的

祖父母照片和写给他的信。有一封信

是寄去他工作的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的。祖父在信里叮嘱他：要好好学习德

国和俄国的语言，因为这两个国家的

科技最先进。要学会他们的语言，才能

学习到他们的知识，才能好好建设祖

国，为国家作出贡献。

读到这封信，想起在上海的时候，

家里的书架上有俄文、德文、法文和日

文书。父亲自学了几门外语，也可以阅

读不少与之相关的专业书籍杂志，为

农科院翻译过很多专业文献。他来澳

门之后，在市政厅工作，报名学葡萄牙

语时仍可以考到全班最高分。

每次出外旅行，他都会注意采集

植物种子甚至枝条。现在澳门有不少

树木是他与母亲外出时收集的种子培

育的，很多已长成大树。

回归时，父亲带着我6岁的女儿

一大早去迎接解放军进城。10周年

时他刚好到了退休年龄，却仍被市政

厅返聘在那儿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一辈子忙忙碌碌，尽心尽力，

安心做一个老实人。

人生如梦幻泡影，父亲的人生更

像是个梦。一个海外赤子把一辈子的

爱都给了祖国，离开熟悉的土地、所有

的亲人，只为了一个心愿──建设祖

国。这比多少口口声声说爱国的人都

要高尚和纯真。感谢澳门，给了他可

以养家糊口的立足之地，给了他温

暖，最后接纳了他的骨灰，让他永远

留在此地。

愿父亲在彼岸得安息。我们的生

活还在继续。

立在海岸线上的澳门观音像，历

经20年的风吹雨打，已经沉淀成铜金

色。夕阳照在上面，黄昏的日光水波一

样，在观音温柔的面孔上荡漾，叫人看

了，不能不从心底里生出安定的快乐。

我是看着这观音像长大的。小时

候，周末不用上学，父母会带着我在观

音像前的宋玉生公园游玩。一个孩童

对自然与美所有的渴求，都在这小小

的公园里得到了满足。

每每想到观音像屹立在海上，慈

祥地注视着澳门与这片土地上生生不

息的人民，我便觉着澳门的确是一处

人间少有的世外桃源。

澳门有许多地方，这些年来都不

曾改变，只添上了点岁月变迁留下的

皱纹。哪怕是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在

夜里闪烁着不灭的霓虹灯，最后也终

将会融入这座小小的城市里，落在土

地上，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景象。

有一次在高士德，夜里我从高楼

往下看，街道如同一棵大树的根，强壮

地生长、蔓延，昭示着人旺盛的生命力

在此处得到了呵护。

记得在朋友家的天台上，看着绚

丽的霞光洒在层层叠叠的居民楼上，

一轮落日在它们身后缓缓下沉。我们

坐在餐桌旁，一边闲聊，一边注视着白

日尽头，心中有无限遐想，难以言说。

我们沿着黑沙海边漫步，海浪轻

柔地拍打在礁石与沙滩上，沙沙水声，

海风拂面，山上半隐在树丛中的小小

别墅，使群山变得十分有人情味，不再

只是自然沉默的造物。

我记忆中的澳门，便是由这些可

爱的时刻搭建而成的。去年在观音像

旁漫步时，我看见许多白鹭整整齐齐

地站在沙石上，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大

海。或许这种珍稀的鸟儿，在多年的照

料下终于得以安稳地繁衍。我倚着栏

杆，兴致勃勃观察了它们许久，哲人般

寂静的白鹭们对我的视线不屑一顾，

过了好一会儿，才张开翅膀往大海上

奔去。它们紧贴海面，却不曾坠入过海

中，优雅迷人，的确是灵动的生命。

我母亲与外婆都曾在濠江中学教

书，她们告诉我，在澳门回归前，濠江

中学便已经升起过五星红旗。入学后，

每每到升旗仪式的时候，我站在操场

上，总觉得自己和历史相交织在了一

起。前人的光辉照耀着我，我亦见证了

历史的延续。

台风“天鸽”来的时候，我还在外

地工作，公司窗外风和日丽，晴空万

里，母亲躲在澳门家中，在微信上向我

直播当时的暴风骤雨。她说风大雨大，

连居住的大厦都为之撼动，在狂风中

微微颤动。过了会儿，没了信号，也就

没了消息。我看着不再有新信息的对

话框束手无策，心想现如今科技发达，

相隔数千里，讯息也能在转瞬之间得

到传递，然而人还是不能透过屏幕伸

出援助之手。那场台风后，我看见电视

新闻里，驻澳部队走上澳门街头，军人

们与市民们一齐清理街道，内心的惶

恐不安也就此消散了。

那年过年，我回了澳门，看见路边

树木残败，建筑多有损伤，人行道上也

增添了许多坑坑洼洼。那时候我不由

得生出了疑惑：这样的伤痛是可以痊

愈的吗？

今年我结束了外地的事务，真正

回归了家乡。见到平整宽阔的大路、繁

茂的行道树与微笑着的人群。对于一

个生活在澳门的人来说，两年前的“天

鸽”早已属于过去，被风腰斩的大树已

被新树取代，我还记得一年前光秃秃

的一座小花园，现在又再度生机勃勃。

我想，澳门就好似海边的观音像，

飞翔着的白鹭与劫后重生的绿树，既

是天地间自然而然生出的灵物，又是

人精雕细琢后，一颗璀璨、小巧玲珑的

宝石。澳门是城市，也是在城市中生活

的人，前者在后者的辛勤劳作与精心

呵护下，是稳固、平和的；后者在前者

的怀抱之中，年轻而富有希望，永远在

朝着光辉的未来前进着。

澳
门
恋
爱
巷

□
刘
醒
龙

澳门的味道澳门的味道
□□蒋子龙蒋子龙

澳门澳门，，海边的观音像海边的观音像
□□李李 懿懿

何独轻吾华，偏以为口实。相劝各自重，公

理要详悉。中国农工商，心同更志一。势力不用

兵，抵制亦有术。来货我不购，雇工我不出。利厚

我不贪，兵威我不怵。上下争国体，主权守勿失。

1888年，美国通过一项法案，禁止暂时离

境的华工重返美国，把两万名回国探亲的华人

拒诸门外。郑观应激于义愤，写下《书抵制美国

禁华人入口》一诗。在当今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来

读这些诗句，叫人振奋于“主权守勿失”的坚定

立场之余，也惊叹诗人先知般的预言，以及历史

巧合的循环。

1936年，面对来到西北革命根据地访问的美国记者埃德

加·斯诺，毛泽东谈起自己少年时读书的情况：“我读了一本叫做

《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

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

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盛世危言》

的作者，就是上述以诗直抒“兵威我不怵”“上下争国体”的郑

观应。在毛泽东跟斯诺聊完这段话后没几年，郑观应的儿子

郑景康作为摄影师前赴延安，拍下了大量边区军民的生活场

景，以镜头记录下毛泽东等领导人在战斗岁月的风采。

郑观应虽然在文章里自称“世居澳门”，但原籍却是离澳门

不远的香山雍陌乡，郑家于1854年左右才陆续迁居澳门。在郑

观应兄弟资助下，郑家在澳门的新居大约于1872年落成。郑观

应有诗《题澳门新居》：“群山环抱水朝宗，云影波光满目浓。楼阁

新营临海镜，记曾梦里一相逢。”这就是位于龙头左巷10号的院

落式住宅群，今人称为“郑家大屋”。

大半个世纪后，郑家大屋里的房子开始被陆陆续续地分租

出去。据介绍，同盟会会员曾在此办兴中学校，抗战时期又有洁

芳女子学校办学其中，岭南画派大师关山月避乱澳门时就在该

校任教。到1950年代，这座大宅院成了“大杂院”，高峰期时有

50多户人家在此居住。

虽然澳葡政府在1992年用Casa de Mandarim（中国官

员之家）的名称把它列入法定文物保护清单，但一直没有积极行

动去保护，“七十二家房客”的杂乱情况依然。

澳门回归后，中国人当家作主，“抢救郑家大屋”成了市民尤

其是文化界关注的话题。有消息称，特区政府成立后，社会文化

司将修葺郑家大屋列作优先考虑的工作。2001年7月，当局以

换地的方式，取得郑家大屋业权。人们又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郑家

大屋的修复工作上，期待着它可以早日重焕光彩。

当时特区政府正把澳门历史建筑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郑家大屋包括在内。大屋的修复因此必须有更高

标准，处理时要遵守“修旧如旧”“可识别性”“可逆性”等等国际

原则。这样，就碰上许多难题。比如岭南建筑中常见的“蚝壳

窗”。澳门古称“蚝镜”，后来文人雅称作“濠镜”。张心泰《粤游

小志》记“粤产蚝镜，取饰窗户，可代玻璃，谓之明瓦”。这种明

瓦做的窗，就是后来被误称的“蚝壳窗”。澳门既然有“蚝镜”古

称，证明本地区肯定盛产此物，用来做窗户装饰就理所当然，郑

家大屋建造时也不例外。可是，当年的寻常建材，今天由于材料

断供、工艺失传等原因，却成了稀罕事物。据说，负责维修郑家大

屋的团队，为了重现传统“蚝壳窗”，多方寻找，几经打听，远至汕

头，才终于圆梦。

2010年春节前夕，历经8年多修葺，耗资4300多万元，已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历史城区”之中的郑家大屋，终于开

放予公众参观。为了第一时间见识大屋“前迎镜海，后枕莲峰”的

建筑格局，第一天慕名而来的市民就达千人。今天，作为澳门现

存建筑面积最大的民居建筑群，郑家大屋已成了著名的景点和

文化品牌；大屋内更新建“郑观应纪念馆”，以著作、文献、书信、

家族史料等文物，介绍郑观应及其家族史迹。

郑观应当年有诗感怀：“太公以后鲜奇才，谁识如今变局

开”。似乎又是历史巧合的循环，方今正逢100年未有之大变局

时机。身处庆祝回归祖国20周年的澳门，我们应该庆幸郑家大

屋在回归后得到及时的保护和悉心的修复，让我们可以有一处

实物的见证和依托，重温郑观应于“内患外忧萦绻绻”之时撰述

《盛世危言》的拳拳爱国赤诚，同时思考我们民族的命运，为郑观

应期待的“愿扫浮云日再明，五洲同享承平福”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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